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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道
我
們
要
去
梵
蒂
岡
，
羅
馬
城
中

一
家
酒
店
的
老
闆
娘
從
櫃
枱
探
出
頭
來
，

特
意
提
醒
：
不
能
穿
拖
鞋
和
短
褲
。

對
這
位
老
闆
娘
沒
多
少
好
感
。
一
是

上
網
訂
的
這
家
酒
店
，
宣
稱
離
羅
馬
機
場

和
中
央
車
站
都
不
遠
，
事
實
卻
地
處
羅
馬

一
條
偏
僻
街
道
。
從
羅
馬
機
場
坐
﹁的
士

﹂
要
花
六
十
歐
元
（
七
百
多
港
元
）
，
司
機
轉
了
半
天
才
找
到

。
此
外
是
登
記
入
住
時
，
這
女
人
沒
給
過
一
個
笑
臉
，
反
要
扣

起
我
們
的
護
照
。
問
為
什
麼
，
對
方
聳
聳
肩
，
說
防
止
恐
怖
分

子
。

當
時
就
氣
上
心
頭
，
對
老
闆
娘
顯
然
想
修
補
昨
天
無
禮
的

示
好
提
醒
，
也
只
淡
淡
回
應
。

後
來
的
事
實
證
明
，
要
進
入
梵
蒂
岡
聖
彼
得
教
堂
，
不
說

要
求
衣
冠
楚
楚
，
也
的
確
要
求
衣
着
整
齊
。
檢
驗
衣
着
有
好
幾

道
關
口
，
第
一
道
關
設
於
聖
彼
得
廣
場
進
入
教
堂
的
必
經
之
路

。
五
六
名
彪
形
大
漢
，
在
羅
馬
八
月
的
高
溫
裡
穿
着
深
色
西
裝

打
着
領
帶
戴
着
墨
鏡
，
一
個
個
地
審
視
排
隊
的
朝
聖
、
參
觀
者

。
穿
拖
鞋
的
、
穿
膝
蓋
以
上
短
褲
的
、
穿
迷
你
裙
的
、
穿
露
臂

裝
的
…
…
大
凡
穿
得
涼
快
者
都
被
一
個
不
落
地
呼
喝
出
列
，
不

容
辯
駁
地
不
讓
進
入
。

一
位
袒
胸
露
臂
的
白
人
女
士
，
不
知
用
什
麼
方
法
蒙
過
了

第
一
關
，
卻
在
進
教
堂
門
口
被
攔
住
。
只
見
她
奔
向
大
鐵
閘
，

向
裡
面
一
個
披
着
披
肩
的
女
士
求
救
，
那
女
士
把
披
肩
一
抽
給

她
，
驀
地
酥
肩
全
露
。
原
來
她
是
用
披
肩
遮
着
小
背
心
過
關
的

。
而
有
些
穿
背
心
的
女
士
，
雙
臂
用
衛
生
紙
纏
了
個
嚴
嚴
實
實

，
仿
如
兩
個
白
色
袖
筒
，
也
蒙
混
過
去
了
。
她
們
進
到
教
堂
，

才
扯
下
﹁袖
筒
﹂
，
讓
玉
臂
淋
浴
大
教
堂
的
聖
光
。

聖
地
前
也
有
世
俗
的
景
致
。

梵
蒂
岡
在
拉
丁
語
中
解
作
﹁先
知
之
地
﹂
。
在
許
多
人
心

目
中
，
這
是
個
神
秘
國
度
。
這
個
羅
馬
的
城
中
之
國
，
只
用
一

條
淡
淡
的
黃
道
道
劃
出
和
意
大
利
的
國
界
。
歷
史
上
羅
馬
教
皇

雖
然
影
響
巨
大
，
但
梵
蒂
岡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才
正
式
確
立
了
國

家
的
地
位
。
它
的
人
口
雖
不
過
九
百
，
面
積
雖
只
有
○
點
四
四

平
方
公
里
，
卻
牽
領
着
全
世
界
近
九
億
天
主
教
徒
的
精
神
信
仰

。
它
設
有
國
家
各
種
機
構
，
向
有
幫
交
的
一
百
六
十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派
出
大
使
。
國
內
有
銀
行
、
郵
局
、
商
店
、
鐵
軌
和
一

個
火
車
站
，
甚
至
有
主
要
由
神
父
們
組
成
的
足
球
隊
。
教
宗
地

位
至
高
無
上
，
由
全
世
界
紅
衣
主
教
參
加
遴
選
，
過
程
高
度
保

密
而
且
神
秘
。
其
中
有
一
道
特
別
的
儀
式
：
由
一
個
指
定
煙
囱

冒
出
帶
顏
色
的
煙
宣
布
結
果
。
公
元
三
三
年
教
廷
的
首
任
教
皇

是
彼
得
，
如
今
的
本
篤
十
六
世
，
是
第
二
百
六
十
六
任
教
皇
。

梵
蒂
岡
護
衛
隊
是
這
個
國
度
一
道
搶
眼
的
風
景
。
衛
隊
有

一
百
五
十
人
左
右
，
必
須
是
瑞
士
公
民
、
天
主
教
信
徒
、
沒
有

不
良
記
錄
、
年
齡
在
十
九
至
三
十
歲
之
間
（
軍
官
可
放
鬆
年
限

）
、
身
高
一
點
七
四
米
以
上
、
未
婚
、
至
少
擁
有
職
業
學
校
或

中
學
會
考
文
憑
。

梵
蒂
岡
衛
隊
特
選
瑞
士
人
，
有
深
遠
的
歷
史
原
因
。
瑞
士

在
十
五
世
紀
時
，
要
向
外
國
輸
出
僱
傭
兵
維
持
經
濟
。
生
存
環

境
造
就
了
瑞
士
人
忠
誠
、
勇
敢
、
善
戰
、
紀
律
嚴
明
，
在
僱
傭

兵
市
場
上
很
搶
手
。
十
八
世
紀
就
曾
發
生
過
法
國
與
英
、
荷
聯

軍
兩
方
的
瑞
士
僱
傭
軍
團
各
為
其
主
而
同
室
操
戈
的
悲
劇
。

從
十
五
世
紀
末
開
始
，
教
廷
就
與
瑞
士
有
關
邦
主
簽
署
了

盟
約
，
由
瑞
士
派
軍
隊
抵
抗
威
脅
梵
蒂
岡
的
軍
事
力
量
。
一
五

○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教
皇
于
勒
二
世
親
自
為
一
支
一
百
五

十
人
的
瑞
士
烏
里
州
軍
隊
祈
福
，
稱
他
們
為
﹁教
廷
自
由
的
保

衛
者
﹂
，
確
立
了
梵
蒂
岡
瑞
士
護
衛
隊
的
地
位
。
一
五
二
七
年

五
月
，
在
西
班
牙
僱
傭
軍
對
羅
馬
和
梵
蒂
岡
的
一
次
洗
劫
中
，

瑞
士
衛
隊
一
百
四
十
七
人
戰
死
，
倖
存
的
四
十
二
名
衛
兵
拚
死

護
送
教
皇
到
梵
蒂
岡
城
外
避
難
，
用
生
命
和
鮮
血
體
現
了
對
教

皇
的
赤
誠
。
從
此
，
衛
隊
僱
傭
瑞
士
人
就
成
了
硬
道
理
。
瑞
士

現
在
富
了
，
法
律
嚴
禁
瑞
士
公
民
到
外
國
軍
隊
服
役
，
但
對
參

加
梵
蒂
岡
衛
隊
卻
沒
有
限
制
。
入
隊
的
年
輕
人
也
不
計
較
月
薪

只
有
一
千
二
百
歐
元
（
梵
蒂
岡
兼
職
花
匠
半
天
賺
一
千
五
百
歐

元
）
，
反
視
侍
奉
教
皇
和
教
廷
是
一
份
光
榮
。

走
向
梵
蒂
岡
的
一
路
，
都
可
見
到
衛
隊
的
瑞
士
小
伙
子
，

一
個
個
唇
紅
齒
白
，
夏
裝
橙
、
藍
、
紅
鮮
艷
地
三
色
相
間
，
把

靚
小
伙
們
輝
映
得
更
出
色
。
他
們
對
參
觀
者
合
照
的
請
求
一
律

說
﹁不
﹂
，
但
不
拒
絕
人
們
近
距
離
地
拍
照
。

每
年
到
梵
蒂
岡
朝
拜
、
參
觀
者
過
百
萬
，
不
需
特
別
簽
證

，
免
費
進
教
堂
。
我
們
不
是
教
徒
，
所
持
的
是
對
宗
教
文
化
藝

術
的
尊
敬
。

梵
蒂
岡
由
聖
彼
得
廣
場
、
聖
彼
得
大
教
堂
、
梵
蒂
岡
博
物

館
組
成
。
建
於
一
六
六
七
年
的
廣
場
開
闊
坦
蕩
，
氣
勢
恢
弘
。

兩
側
的
二
百
八
十
四
根
圓
柱
和
八
十
八
根
方
柱
組
成
了
三
條
長

廊
，
柱
子
上
方
有
羅
馬
教
會
歷
史
上
的
殉
道
者
塑
像
，
高
度
是

真
人
的
近
兩
倍
。
他
們
容
貌
仿
真
，
神
態
自
若
。
那
是
貝
爾
尼

尼
的
作
品
，
是
他
開
創
了
巴
羅
克
的
藝
術
時
代
。

同
樣
氣
勢
不
凡
的
聖
彼
得
大
教
堂
本
是
公
元
三
二
六
年
在

彼
得
墓
穴
基
礎
上
建
成
的
小
教
堂
，
十
六
世
紀
重
建
，
歷
時
一

百
二
十
年
，
一
六
二
六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才
宣
告
正
式
落
成
。

意
大
利
幾
名
最
優
秀
的
建
築
師
相
繼
主
持
過
設
計
和
施
工
。
其

中
最
為
人
熟
知
的
是
米
開
朗
琪
羅
和
貝
爾
尼
尼
。

大
教
堂
正
面
有
八
根
高
大
的
圓
柱
和
七
個
大
小
不
同
的
門

，
平
頂
屋
面
上
也
有
一
排
雕
像
。
大
教
堂
的
大
圓
頂
在
屋
頂
後

凸
現
，
傳
說
這
是
由
米
開
朗
基
羅
設
計
的
。
教
堂
圓
頂
十
字
塔

頂
距
地
面
一
百
三
十
三
米
，
整
座
教
堂
由
大
理
石
砌
成
。
站
在

米
開
朗
琪
羅
設
計
的
穹
窿
頂
下
抬
頭
上
望
，
會
感
到
上
面
留
住

了
所
有
的
偉
大
和
瑰
麗
，
底
下
的
一
切
都
顯
得
平
凡
和
失
色
。

屋
頂
和
四
壁
《
聖
經
》
故
事
繪
畫
流
露
出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人

性
，
令
人
震
懾
和
感
動
，
叫
人
幾
乎
屏
住
了
呼
吸
。
著
名
的
大

理
石
雕
塑
《
悼
念
基
督
》
是
米
開
朗
琪
羅
二
十
四
歲
的
作
品
。

聖
母
抱
着
死
去
的
基
督
，
青
年
米
開
朗
琪
羅
把
聖
母
和
基
督
的

肢
體
、
神
情
捕
捉
，
表
現
得
那
樣
精
到
、
富
於
人
性
和
扣
人
心

魄
，
在
其
才
情
前
人
們
只
有
嘆
為
觀
止
。

博
物
館
內
西
斯
廷
教
堂
八
百
平
方
的
天
頂
上
，
有
米
開
朗

基
羅
完
成
的
《
創
世
紀
》
。
米
開
朗
基
羅
在
四
年
多
時
間
裡
天

天
仰
臥
台
架
，
以
豐
富
的
想
像
力
、
非
凡
的
創
造
力
和
難
以
想

像
的
意
志
力
完
成
了
畫
作
。
由
於
長
期
仰
面
，
米
開
朗
基
羅
脖

頸
僵
直
，
不
能
如
正
常
人
直
立
身
體
行
走
，
連
閱
讀
也
要
放
置

在
頭
頂
仰
視
。

梵
蒂
岡
收
藏
了
藝
術
精
品
百
多
件
，
要
盡
寫
這
些
無
價
之

寶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參
觀
過
程
中
，
歷
史
在
向
人
們
走
近
，

藝
術
在
向
人
們
走
近
，
米
開
朗
基
羅
和
貝
爾
尼
尼
也
在
向
人
們

走
近
。
許
多
參
觀
者
都
在
真
誠
祈
禱
，
也
有
的
長
時
間
地
在
教

堂
繞
圈
沉
思
。
時
有
閃
光
燈
亮
，
卻
無
人
干
涉
。

正
沉
浸
在
神
聖
的
境
界
時
，
一
陣
吆
喝
把
人
們
喚
回
凡
間

。
教
堂
的
保
安
，
也
是
那
些
人
高
馬
大
、
穿
着
黑
色
西
裝
、
戴

着
墨
鏡
的
大
漢
呼
喝
着
人
們
讓
路
。
跟
在
後
面
的
，
是
一
隊
要

去
做
彌
撒
的
神
父
。
小
神
父
看
上
去
約
十
四
五
歲
，
有
着
天
使

一
般
的
面
容
。

多
年
來
，
梵
蒂
岡
在
很
多
非
教
徒
心
目
中
都
是
遙
遠
的
。

但
走
進
去
後
，
卻
感
受
到
真
切
的
人
間
情
感
。
今
年
五
月
梵
蒂

岡
接
待
了
中
國
愛
樂
樂
團
，
樂
團
為
教
皇
本
篤
十
六
演
出
了
他

最
喜
愛
的
莫
扎
特
的
《
安
魂
曲
》
和
中
國
的
《
苿
莉
花
》
。
香

港
某
電
視
台
全
程
跟
進
了
演
出
並
為
觀
眾
解
秘
梵
蒂
岡
，
我
們

從
中
接
觸
到
梵
蒂
岡
教
廷
和
教
皇
與
時
俱
進
的
一
些
思
維
，
也

讀
到
了
這
個
宗
教
國
度
超
出
了
宗
教
範
疇
的
許
多
信
息
。
對
於

我
們
來
說
，
梵
蒂
岡
的
意
義
是
宗
教
的
，
也
是
非
宗
教
的
。
它

壯
麗
的
人
文
遺
產
，
走
進
了
人
們
的
審
美
生
活
，
成
為
凡
間
一

份
永
遠
的
感
動
。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這
副對聯，我喜歡。它浸蘊着人生的
況味，閃爍着生命的智慧之光，很
滋養人。初次邂逅，遂成相知。

我是樂意與文字為友的，好的
文字有着無與倫比的穿透力，它能
直抵你心靈最柔軟的地方。好文不

在短長，若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而今，作家們似乎
熱衷於把文字碼得老高，巍巍乎，讓人望而卻步，真
有如此必要嗎？

《紅樓夢》被世人奉為經典，我也只是硬着頭皮
讀完它，且支離破碎，此書給我留下最深的記憶，就
是那副對聯：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 用最簡潔的文字，揭示着人生的某些玄機，讓人品
味。妙聯如佳人。

陝西，山海經裡許多神話傳說之地，有個隴縣的
小地方，此地有個龍王洞，道人丘處機當年苦心修行

之處。說道丘處機，可謂大名鼎鼎，當然他得謝謝金
大俠。就是這個天遠地偏的洞口山門之上，有副楹聯
： 「青山不墨千秋圖，綠水無弦萬古琴。」愣是超拔
脫俗，我想此聯書寫在天宮的南天門上，更合適。四
溢的仙氣，卻也瀰漫着道家的無為氣息。

說到陝西，讓我想到二郎山山門的一副楹聯，右
聯曰：海到天邊天作岸，左聯云：山登絕頂我為峰。
此聯氣沖斗牛，磅礴非凡，楹聯下面的落款，乃 「林
則徐題」也。

此聯還有一個典故，林則徐七歲時，入塾啟蒙，
私塾先生的第一堂課，就是對對子，先生出上聯：
「海到天邊天作岸」，讓童子們對，話音未落，就見

林則徐昂然而立，應聲對道： 「山登絕頂我為峰」。
這真應了一句俗話：三歲看大，七歲至老。據說

當時先生一聽，就驚呆了，言其他日必為國之棟樑。
果然。

我曾遊歷過杭州，湖光山色，俱已模糊，難以忘

懷的便是那些對聯，其中西湖靈隱冷泉亭的那副楹聯
，令我品味再三，至今不忘，聯曰： 「泉自幾時冷起
？峰從何處飛來？」

此聯，全以疑問句組成，妙含哲理，極富韻味。
相傳左宗堂見此聯，有感而發，曾書一聯： 「在山本
清，泉自源頭冷起；人世皆幻，峰從天外飛來」。可
見此聯之妙。

據說，清人俞曲園攜夫人遊靈隱，在冷泉亭駐足
，夫人看到對聯，動了靈機，便讓其夫來答對。俞曲
園沉思片刻吟道： 「泉自有時冷起，峰從飛處飛來。
」夫人聽後笑曰： 「不如竟道 『泉自冷時冷起，峰從
飛處飛來』。」俞夫人答對，天然成趣，倒比俞曲園
的更勝一籌，後被詞壇傳為佳話。

對聯，真乃文學樣式之中的奇葩，清香溢遠。今
日，若有人畏懼鴻篇巨製，難以卒讀的話，不妨品味
品味一些妙聯，那些文字足以明眼淨心，至少我就是
這麼認為的。

常寫文章，覺得要寫得好，題材固然
重要，詞彙的選擇卻能決定辭章的優劣。
選詞恰當、精美，文章才能流暢得如行雲
流水。翻譯文學作品更是如此，一定要在
母語中選擇與外語最對等、最確切的詞語
，譯文才不致於疙裡疙瘩、佶屈聱牙。

由此又想到，人的一生，除了生和死，不都是在選擇之中
嗎？生是肯定無法選擇的，生父、生母都只能只有一個。死，
一般也都不能由自己決定，可歷來也有不少人自己選擇了自盡
。過去封建社會，父母包辦婚姻，子女沒有擇偶的自由，如今
時代不同了，男男女女都各自找對象，談戀愛，因而常常面臨
究竟選擇什麼樣的人做終生伴侶的難題。過去大學畢業了，工
作都由國家分配， 「祖國要我在哪兒安家就在哪兒安家」，如
今時代又不同了，可以自由擇業了，得自己去找工謀職，因而
常會陷於選擇哪個公司、哪個機構的猶豫彷徨狀態，或陷入畢
業即失業、畢業即待業的困厄苦境。

一生中要選擇的時刻、機會、關頭、場合可多了。上學要
擇校，還要選專業。搞研究要擇課題，還要選導師。閱讀要擇
書，從書海中究竟選擇哪些書？同學同事很多，要擇交，究竟
選誰做朋友？要成家了，得擇吉迎娶，擇期完婚，何日最合適
？要布置新房了，選擇中式還是西式傢具？錢多了，要存銀行
，是選滙豐還是花旗？參加派對要擇衣，是穿正裝還是休閑裝
？等等，等等，諸如此類，沒完沒了的挑選，無窮無盡的抉擇
，有愉悅，有興奮，更多的或許是煩惱，是傷腦筋。

很多次選擇，我們可能選對了，稱心如意了，但往往也會
有很多錯誤的選擇，在岔道面前選擇了一條不該走的路，根本
性地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甚至一失足成千古恨，到頭來後悔莫
及，徒喚奈何。

儘管人生充滿選擇，筆者覺得真要過好一生，必須做好兩
個關鍵的選擇。一是事業，其中包括學習的專業、工作的環境
和奮鬥的目標。二是婚姻，應有一個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白
頭偕老的配偶。至於在社會風雨和政治浪潮中，我們應擇善而
從，做到正直正派、誠實誠信、無私無畏。

﹁老
師
要
我
們
帶
氣
球
來
，
我
很
開
心
，
聽
到
第
一
聲
爆
炸
，
我
以
為
是
氣
球
爆
了
。
﹂

﹁我
希
望
哈
里
波
特
來
和
我
做
朋
友
，
帶
我
逃
走
。
﹂

四
年
前
，
發
生
在
俄
羅
斯
別
斯
蘭
市
的
人
質
事
件
中
，
全
副
武
裝
的
恐
怖
分
子
佔
領
了
他

們
的
學
校
，
將
一
千
多
名
師
生
和
家
長
扣
為
人
質
，
以
此
要
挾
俄
羅
斯
軍
隊
撤
出
車
臣
。
事
發

之
初
，
那
些
天
真
爛
漫
的
孩
子
們
，
並
不
清
楚
到
底
發
生
了
什
麼
，
直
至
意
識
到
身
處
險
境
，

仍
不
失
美
好
純
真
的
想
像
，
美
得
讓
人
揪
心
。
然
而
，
恐
怖
分
子
回
應
他
們
的
，
卻
是
烏
黑
的

槍
口
！災

難
過
後
，
一
部
分
倖
存
的
孩
子
被
送
到
中
國
瀋
陽
，
接
受
心
理
康
復
訓
練
。
此
時
，
這

群
孩
子
的
言
語
已
讓
人
震
驚
：
﹁沒
有
上
帝
，
只
有
軍
隊
，
全
副
武
裝
的
軍
隊
！
﹂
﹁他
們
殺

了
我
姑
姑
，
我
想
報
復
所
有
的
恐
怖
分
子
，
要
把
他
們
撕
成
碎
片
！
﹂
﹁我
不
信
上
帝
，
只
相

信
我
們
的
軍
隊
，
如
果
我
是
總
統
，
就
用
刀
子
割
斷
他
們
的
喉
嚨
！
﹂
若
非
親
眼
所
見
，
也
許

我
們
無
法
相
信
，
這
些
話
會
出
自
一
群
十
來
歲
的
孩
子
之
口
。

經
此
劫
難
，
孩
子
們
似
乎
一
夜
長
大
，
早
已
告
別
了
那
些
美
麗
的
童
話
，
充
斥
心
靈
的
，

只
有
無
盡
的
悲
傷
和
刻
骨
的
仇
恨
。
暴
力
，
不
僅
奪
走
了
他
們
的
親
人
和
同
伴
，
也
將
孩
子
們

美
好
的
童
真
扼
殺
殆
盡
。
七
歲
的
麗
娜
是
僅
有
的
例
外
，
災
難
過
後
，
她
依
然
活
潑
可
愛
，
陽

光
明
媚
。

事
發
那
天
，
麗
娜
的
教
室
裡
坐
滿
了
同
學
和
家
長
，
全
被
扣
為
人
質
，
包
括
麗
娜
的
媽
媽

。
守
在
門
口
的
恐
怖
分
子
是
個
年
輕
的
女
人
，
手
上
端
着
長
槍
，
全
身
綁
滿

炸
藥
，
陰
沉
的
臉
上
布
滿
了
殺
機
，
讓
人
不
寒
而
慄
。
麗
娜
躲
進
媽
媽
懷
裡

，
在
戰
慄
中
度
過
了
第
一
天
。
第
二
天
媽
媽
卻
病
倒
了
，
沒
有
藥
品
和
食
物

，
甚
至
連
喝
水
都
受
到
限
制
，
身
體
越
來
越
壞
。
看
到
媽
媽
在
痛
苦
地
呻
吟

，
麗
娜
急
得
眼
淚
汪
汪
，
突
然
忘
掉
了
恐
懼
，
用
力
掙
脫
媽
媽
的
手
，
一
路

小
跑
來
到
教
室
門
口
，
在
拿
槍
的
女
人
面
前
停
下
，
勇
敢
地
昂
起
了
小
腦
袋

：
﹁阿
姨
，
我
給
您
五
盧
布
，
請
您
放
了
我
媽
媽
，
好
嗎
？
﹂
麗
娜
是
認
真

的
，
捏
着
鈔
票
的
小
手
懸
在
半
空
，
清
澈
的
雙
眸
中
，
盈
滿
了
期
待
。
也
許

，
她
經
常
跟
大
人
做
這
種
交
易
。

看
着
眼
前
這
個
天
真
的
小
女
孩
，
女
人
忽
然
呆
了

，
很
快
又
恢
復
了
平
靜
。
她
依
舊
表
情
木
然
，
一
言
不

發
，
手
中
槍
口
卻
在
緩
緩
下
垂
，
同
時
默
默
地
側
開
身

，
讓
出
了
一
條
生
路
。
麗
娜
興
高
采
烈
，
趕
緊
跑
回
去

，
準
備
叫
媽
媽
和
同
學
們
一
起
逃
走
。
忽
然
門
口
傳
來

巨
響
，
麗
娜
再
回
頭
看
時
，
那
個
善
良
阿
姨
已
在
瞬
間

化
為
碎
片
。
恐
怖
分
子
頭
目
發
現
了
她
的
反
常
舉
動
，
毫
不
留
情
，
隨
即
引

爆
了
她
身
上
的
遙
控
炸
彈
。
彷
彿
煙
花
綻
放
，
雖
然
只
有
剎
那
的
光
彩
，
卻

已
絢
爛
至
極
，
麗
娜
淚
流
滿
面
。

談
判
終
於
宣
告
破
裂
，
軍
隊
發
起
了
強
攻
。
在
解
救
人
質
的
戰
鬥
中
，

麗
娜
得
以
倖
存
，
卻
永
遠
失
去
了
媽
媽
。
萬
幸
的
是
，
麗
娜
只
經
歷
了
短
暫

的
悲
傷
，
很
快
就
恢
復
了
孩
子
的
天
性
，
依
然
愛
說
愛
笑
。
災
難
和
恐
懼
，

並
未
給
她
幼
小
的
心
靈
蒙
上
太
多
陰
影
，
在
麗
娜
的
世
界
，
沒
有
黑
暗
，
因

為
有
人
用
生
命
為
她
照
亮
。

我
們
祈
禱
，
類
似
的
悲
劇
永
遠
不
再
有
。
可
是
四
年
後
，
發
生
在
拉
薩
街
頭
的
那
一
幕
，

卻
讓
我
們
怎
麼
也
無
法
迴
避
。
六
歲
的
陳
安
是
個
活
潑
的
小
男
孩
，
生
在
拉
薩
長
在
拉
薩
，
見

慣
了
藍
天
白
雲
，
無
論
如
何
想
不
到
，
有
一
天
會
烏
雲
籠
罩
。
暴
徒
衝
進
他
的
家
，
點
起
了
大

火
，
驚
恐
萬
丈
的
小
陳
安
在
濃
煙
中
窒
息
昏
迷
，
父
親
把
他
抱
上
了
救
護
車
，
卻
又
被
暴
徒
攔

住
。
生
死
關
頭
，
藏
族
醫
生
洛
桑
次
仁
死
死
地
抱
住
小
陳
安
，
用
身
體
為
他
擋
住
了
雨
點
般
的

拳
頭
和
石
塊
，
直
至
昏
迷
未
曾
鬆
手
。
昏
迷
之
前
，
這
位
醫
生
只
是
反
覆
重
複
一
句
話
：
﹁我

是
醫
生
，
他
只
是
個
孩
子
！
﹂
小
陳
安
得
救
了
，
想
必
在
他
未
來
的
世
界
裡
，
頭
頂
上
的
那
片

藍
天
，
依
然
聖
潔
美
麗
。

孩
子
永
遠
是
無
辜
的
，
那
些
稚
嫩
的
肩
膀
，
扛
不
起
成
人
世
界
的
是
是
非
非
。
身
體
的
傷

害
，
也
許
很
快
就
能
痊
愈
，
可
是
心
靈
的
創
瘢
，
誰
來
醫
治
？
欣
慰
的
是
，
每
當
黑
暗
降
臨
時

，
總
有
天
使
在
為
他
們
守
護
，
守
護
藍
天
下
的
光
明
，
守
護
世
間
的
美
好
！

倫
敦
的
天
氣
有
時
像
是
小
孩
子
的
臉
，
剛
才
還
是
藍
天
白

雲
呢
，
轉
眼
時
間
就
下
起
了
瓢
潑
大
雨
，
大
街
上
的
行
人
立
刻

失
去
了
紳
士
風
度
，
紛
紛
逃
也
似
的
湧
進
臨
街
的
商
店
躲
雨
。

羅
比
三
兩
步
跑
進
一
家
商
場
，
在
靠
門
口
的
地
方
佔
了
一
個
舒

服
的
坐
位
。
不
一
會
，
一
位
行
動
不
便
的
老
太
太
邁
了
進
來
，

人
們
像
什
麼
也
沒
發
現
一
樣
，
一
雙
雙
遊
離
的
目
光
看
着
自
己

的
風
景
，
當
然
，
更
沒
有
人
給
她
讓
坐
，
甚
至
連
身
體
都
懶
得

動
一
下
。
這
一
幕
恰
好
被
坐
在
門
口
的
羅
比
看
到
了
，
他
下
意

識
地
站
起
身
，
很
誠
懇
把
坐
位
讓
給
了
快
成
落
湯
雞
的
老
太
太

。
老
太
太
感
激
地
坐
下
，
並
與
羅
比
攀
談
起
來
。
當
她
得
知

眼
前
這
位
小
伙
子
還
是
一
個
無
業
遊
民
時
，
便
告
訴
他
明
天

去
她
的
公
司
找
她
，
並
給
他
留
下
地
址
。
第
二
天
，
成
天
無
事

可
幹
的
羅
比
抱
着
試
試
看
的
心
理
，
真
的
找
到
了
老
太
太
說
的

地
方
。
羅
比
有
點
不
相
信
自
己
的
眼
晴
，
這
是
一
家
倫
敦
著
名

的
服
裝
出
口
公
司
，
那
個
老
太
太
原
來
是
這
個
公
司
的
董
事
長

，
叫
泰
麗
絲
。
泰
麗
絲
熱
情
接
待
了
羅
比
，
並
答
應
幫
助
羅
比

創
業
，
免
費
給
他
一
些
服
裝
，
讓
他
去
販
賣
。

在
泰
麗
絲
的
幫
助
下
，
誠
實
的
羅
比
經
過
十
幾

年
的
打
拚
，
後
來
成
為
倫
敦
首
屈
一
指
的
億
萬

富
翁
。今

年
十
八
歲
的
張
孟
蘇
是
武
漢
市
東
湖
中

學
的
高
三
應
屆
畢
業
生
，
在
學
校
裡
是
有
名
的

活
躍
分
子
，
擔
任
校
學
生
會
宣
傳
部
長
，
經
常

為
宣
傳
海
報
等
事
情
熬
夜
，
擔
任
校
文
學
社
社

長
，
帶
領
社
員
組
稿
、
編
輯
、
拉
廣
告
，
出
版

文
學
刊
物
；
發
起
暑
期
社
會
實
踐
，
組
織
同
學

去
老
區
體
驗
生
活
。
但
在
參
加
大
學
招
生
時
，

卻
碰
了
不
少
釘
子
，
一
個

重
要
原
因
是
她
的
分
數
只

有
四
百
四
十
五
分
（
文
科

）
，
在
內
地
只
能
讀
個
獨

立
學
院
。
高
考
結
束
後
，

張
孟
蘇
到
武
漢
大
學
參
加

一
場
招
生
諮
詢
會
，
不
巧

在
中
途
下
起
暴
雨
，
招
生
單
位
紛
紛
撤
展
。
西

南
大
學
的
一
位
女
教
師
在
拆
雨
篷
時
，
因
為
個

子
矮
小
，
顯
得
十
分
吃
力
，
張
孟
蘇
見
狀
後
，

連
忙
過
去
幫
忙
，
一
直
到
最
後
。
整
個
過
程
，

被
前
來
招
生
的
一
位
新
加
坡
老
師
看
得
一
清
二

楚
，
正
當
她
準
備
離
開
時
，
這
位
老
師
叫
住
了

她
，
請
她
半
小
時
後
到
酒
店
詳
談
。
她
如
約
向

五
位
面
試
官
推
銷
自
己
：
全
國
青
少
年
機
器
人

大
賽
二
等
獎
、
全
國
網
絡
英
語
綜
合
技
能
三
等

獎
、
湖
北
省
書
信
作
文
大
賽
一
等
獎
…
…
苛
刻

嚴
謹
的
新
加
坡
考
官
沒
想
到
她
的
綜
合
素
質
如
此
之
高
，
當
即

決
定
錄
取
她
為
新
加
坡
理
工
學
院
學
生
，
並
給
她
四
年
共
二
十

萬
元
人
民
幣
的
全
額
獎
學
金
。

羅
比
的
成
功
，
固
然
是
緣
於
泰
麗
絲
的
幫
助
；
張
孟
蘇
的

錄
取
，
當
然
是
沾
了
﹁破
格
﹂
的
光
。
但
兩
人
都
有
一
個
至
關

重
要
的
共
同
點
—
—
細
節
的
力
量
。
羅
比
的
細
節
是
不
經
意
間

的
讓
坐
，
而
張
孟
蘇
則
是
不
經
意
間
幫
助
那
位
身
材
矮
小
的
女

老
師
拆
雨
篷
。
這
個
﹁讓
﹂
和
﹁拆
﹂
，
不
是
刻
意
做
秀
，
而

是
一
個
人
最
本
質
的
秉
性
元
素
在
血
脈
中
的
自
然
流
淌
。
一
個

人
的
綜
合
品
質
，
是
由
一
個
個
細
節
組
成
的
，
從
言
行
舉
止
，

到
為
人
處
事
，
無
所
不
包
，
而
真
正
能
體
現
一
個
人
的
本
質
與

人
格
的
，
則
是
那
些
自
己
平
時
不
經
意
間
的
小
行
為
小
舉
動
，

它
來
自
於
心
靈
深
處
，
來
自
於
內
心
的
召
喚
，
來
自
於
天
長
日

久
的
歲
月
累
積
與
沉
澱
，
它
只
能
在
不
經
意
間
自
然
顯
露
。
透

過
它
，
可
以
看
見
一
個
人
的
本
質
，
所
謂
一
葉
知
秋
。

人
的
機
遇
，
無
所
不
在
，
莫
要
嗟
嘆
歲
月
蹉
跎
，
命
運
不

公
。
改
變
人
生
，
重
塑
自
己
，
不
妨
從
生
活
中
的
點
滴
做
起
。

﹁黑
色
星
期×

﹂

，
通
常
是
經
濟
危
機
爆

發
日
的
別
稱
，
每
一
個

﹁黑
色
星
期×

﹂
都
讓

我
們
心
有
餘
悸
，
記
憶

猶
新
。﹁黑

色
星
期
一
﹂

是
指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月
十
九
日
的
世
界
股
災

；
﹁黑
色
星
期
二
﹂
是
指
二
○
○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中
國
股
災
；
﹁黑
色
星
期
三
﹂

是
指
一
九
九
二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的
英
國
金
融

危
機
；
最
出
名
的
當
然
還
是
﹁黑
色
星
期
四

﹂
，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紐
約
股

票
交
易
所
的
股
票
價
格
突
然
暴
跌
，
拉
開
資

本
主
義
大
危
機
的
序
幕
。

而
這
次
由
美
國
次
按
引
發
的
全
球
性
金

融
危
機
一
來
，
似
乎
不
再
分
什
麼
黑
色
星
期

一
、
黑
色
星
期
二
了
，
幾
乎
天
天
都
是
黑
雲

密
布
，
天
天
都
是
暗
無
天
日
，
天
天
都
是
日

月
無
光
，
從
周
一
黑
到
周
末
。
股
市
連
續
暴

跌
，
銀
行
接
連
破
產
，
財
產
大
量
蒸
發
，
眾

多
公
司
倒
閉
，
失
業
大
軍
猛
增
，
許
多
昔
日

不
可
一
世
的
發
達
國
家
，
如
今
變
得
惶
惶
不

可
終
日
。
每
天
都
有
悲
劇
發
生
，
美
國
一
個

失
業
的
金
融
白
領
在
槍
殺
了
妻
子
和
兩
個
孩

子
後
自
殺
身
亡
，
英
國
平
均
每
五
分
鐘
有
一

個
人
破
產
，
每
天
平
均
有
一
百
○
四
戶
人
家

被
迫
變
賣
房
產
還
債
。
最
讓
人
震
撼
的
是
，

冰
島
因
為
資
不
抵
債
竟
要
﹁國
家
破
產
﹂
，

平
均
每
個
冰
島
人
背
負
二
十
萬
美
元
債
務
。

中
國
人
是
幸
運
的
，
到
目
前
為
止
，
我

們
的
金
融
體
系
是
安
全
的
，
市
場
是
繁
榮
有

序
的
，
經
濟
增
長
也
是
正
常
的
。
但
我
們
也

要
清
醒
地
認
識
到
，
在
全
球
經
濟
化
的
大
趨

勢
下
，
一
損
俱
損
，
一
榮
俱
榮
，
誰
也
不
可

能
完
全
置
身
於
經
濟
危
機
之
外
，
只
不
過
是

介
入
的
程
度
深
淺
不
同
，
受
到
的
波
及
大
小

不
同
罷
了
。
所
以
，
咱
們
還
不
能
只
是
隔
岸

觀
火
，
掉
以
輕
心
，
還
要
未
雨
綢
繆
，
增
強

風
險
防
範
意
識
，
還
要
小
心
籌
劃
，
審
時
度

勢
，
盡
量
減
少
金
融
風
暴
對
我
們
的
衝
擊
。

同
時
，
還
要
認
真
總
結
導
致
金
融
危
機
的
深

層
原
因
和
教
訓
，
他
人
﹁吃
塹
﹂
，
我
們

﹁長
智
﹂
。

譬
如
，
我
們
再
也
不
要
相
信
所
謂
﹁美

國
老
太
的
神
話
﹂
，
前
幾
天
，
就
有
一
個
九

十
歲
美
國
老
太
還
不
起
房
貸
開
槍
自
殺
，
看

來
還
是
量
入
為
出
，
當
﹁中
國
老
太
﹂
穩
妥

些
；
千
萬
不
要
幹
爺
爺
花
孫
子
錢
，
寅
吃
卯

糧
的
荒
唐
事
，
揮
霍
無
度
，
超
前
消
費
，
早

晚
要
遭
﹁報
應
﹂
。

再
如
，
我
們
一
定
要
認
清
，
創
新
不
是

胡
來
，
美
國
銀
行
的
次
按
﹁創
新
﹂
，
就
如

同
真
理
多
走
一
步
變
成
謬
誤
，
不
是
正
在
把

人
類
往
黑
暗
深
淵
裡
拖
嗎
？
還
有
，
我
們
務

必
要
頭
腦
清
醒
，
不
輕
信
他
人
甜
言
美
語
。

現
在
，
世
界
上
有
一
種
輿
論
，
說
是
只
有
中

國
能
夠
救
世
界
，
這
也
太
抬
高
我
們
了
，
我

們
既
沒
有
這
種
能
力
，
也
不
會
頭
腦
一
熱
，

就
為
別
人
火
中
取
栗
。
雖
然
我
們
有
近
兩
萬

億
的
外
匯
儲
備
，
但
那
都
是
中
國
人
拚
死
拚

活
掙
來
的
血
汗
錢
，
每
一
分
錢
都
不
能
糟
蹋

。
因
而
，
大
家
要
樹
立
一
個
基
本
共
識
，
從

來
就
沒
有
什
麼
救
世
主
，
救
自
己
就
是
救
世

界
，
各
國
把
自
己
的
事
情
搞
定
了
，
世
界
也

就
安
定
了
。

金
融
風
暴
還
在
肆
虐
，
天
空
還
布
滿
陰

霾
。
當
務
之
急
，
我
們
就
是
要
先
把
自
己
的

事
情
辦
好
，
紮
穩
陣
腳
，
方
寸
不
亂
，
兵
來

將
擋
，
水
來
土
掩
；
進
而
與
各
國
攜
手
合
作

，
同
舟
共
濟
，
以
爭
取
早
日
告
別
那
些
令
人

窒
息
的
黑
色
星
期
一
、
黑
色
星
期
二
…
…
迎

來
艷
陽
高
照
的
每
一
個
白
天
，
月
色
皎
潔
的

每
一
個
夜
晚
。

守護 姜欽峰

火燒雲 （攝於西環） 李增元

細節的力量 風 雁

與
文
字
為
友

馬

浩

星
期
幾
不

﹁黑
色
﹂
？
陳
魯
民

人生即選擇 陳 安

走
進
梵
蒂
岡

黃
虹
堅

守衛梵蒂岡的瑞士衛隊的帥哥 黃虹堅攝


